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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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型人才与产业集群发展密切相关。通过论述知识型人才流动和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分析知识型人才流动对产业集群发展的促进、阻碍影响。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产业集群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知识型人才流动的吸引与排斥影响，发现当前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缺乏合作观念、区域发展不平衡、创新能力不足以及人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合作共赢观念、全面统筹规划、推动机制改革、加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引导完善人才市场等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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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based Talent M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
Wu Na，Zhang Xiangqia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Knowledge - based tal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t has been analyzed that the knowledge - based talent movement has both promoting and hindering effect on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knowledge - based talent flow and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The life cycle theory is used to discov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tage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development on attracting and rejecting the knowledgeable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based talent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some problems arise, such as lacking of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lacking of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talent marke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ideas such as intensifying propaganda to establish win-win consciousness, overall planning to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way,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to strengthen the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taking measures to guide and perfect the talen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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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支撑，知识型人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规模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知识型人才的流动对知识型经济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作用，与产业集群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产业集群造成的经济大幅增长而造成的区域经济优势，知识型人才与产业集群理论成为理论研究热点，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的相互关系也成为了近年来学者们热烈讨论研究的主题之一。目前其互动存在着许多问题以及一些仍需要改进之处，如人才盲目流动、产业集群的发展毫无规划、知识型人才对产业集群大发展的贡献有待提高等，同时，产业集群对知识型人才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人才与产业集群的联系日益密切，对经济的影响力呈现上升趋势。通过对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明确目前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清晰需作出的改变与出台的政策方针，使情况有所完善，有利于促进知识型人才合理流动、产业集群健康发展，人才与集群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1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研究综述
彼得·德鲁克[1]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引出了“知识型员工”一词，具体指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当时其主要指某个经理或执行经理，此后，慢慢从知识型员工衍生出了“知识型人才”一词。国内学者张向前[2]认为，知识型人才是指在一个组织企业之中运用智慧所创造的价值高于其动手所创造的价值的员工，应当是组织的管理者、技术开发者等具有一定或较高理论知识和学问的人才；王开江[3]认为知识型人才就是具有一定才智、拥有着较高学历、掌握着较高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是企业组织中能够拥有并运用知识创造价值，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效率，为组织带来知识资本增值、提高组织竞争能力的人。可见，知识型人才是指掌握并熟练运用知识来为所服务组织创造高价值的劳动者，且在一般情况下，对组织贡献的价值应大于组织对人才的付出。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波特[4-5]在《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集群”概念，并在1998年出版的《集群与新经济竞争》中指出，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相对地域集中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及协会的集合，它包含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它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从侧面扩展到辅助型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并且产业集群还应该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及其他机构。国内学者王坤等[6]认为，产业集群是在一定区域内大量相关企业及相关机构的地理集中现象，是产业集聚发展的高级阶段，具有生产、社会等网络化特征，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及发展区域经济的新模式。总而言之，产业集群是一种在一定地域内由一系列相关产业公司及其行业辅助型企业组成的空间经济组织模式，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按照产业集群内产业的性质，可将产业集群分为传统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朱海燕等[7]认为产业集群地域化发展的两大动力要素和一个表征要素分别为网络结构、知识行为与知识结构，知识型服务产业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直接影响。王欢芳等[8]认为知识流动分为隐性知识流动与显性知识流动，但在产业集群内，隐性知识流动比显性知识流动更能创造价值，影响产业集群内部隐性知识流动的2个重要因素是集群企业吸收能力和社会资本。张向前等[9]将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嵌入复杂自适应系统模型，并设计了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CAS)理论视角下的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互动系统，认为应该加强主体适应性学习、完善涌现机制、确定合理规则集和增强主体多样性。顾婷婷[10]认为人力资本的迁移或流动会改变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及其内部企业的整体知识水平，从而影响产业集群的发展，但对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影响较弱。Vaiman等[11]认为目前有大量的知识型人才被他国的工作机遇与挑战吸引，独立自发地在国际间流动，成为本国人才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Atanko等[12]认为知识型人才的流动和产业集群的地域化会使知识在产业内流传，产业的不断发展会增强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外溢等情况的发生也会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影响。Lai等[13]认为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通过进行知识管理能对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创新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知识的融合会支持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知识型人才与产业集群的相关概念有所扩展，两者的互动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论述，如隐性与显性知识流动、产业集群地域化发展、CAS理论视角下的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互动系统，但未能对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关系进行正面研究，还停留在对单一系统、理论的阐述和分析。在此背景下，对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促进知识型人才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互动关系的现状
由于知识型人才具有高独立自主性以及高的自我实现需求，他们对工作的要求比普通劳动者更高，也往往更容易流动；其次，知识型人才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更高，对新工作的接受程度较大，能较轻松应对工作中的挑战，更容易转向其他公司，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影响知识型人才流动的具体因素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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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影响知识型人才流动的因素

产业集群大多出现在经济发达或经济发展迅速以及人才聚集的地区及其周边或其他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丰富的地区，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主要是经济条件、政策支持、行业发展前景与人才等。
从国际上来看，知识型人才从欠发达国家流向较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流向世界经济发展主体国家，在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也比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好。根据联合国开发总署的数据,早在2005年发展中国家在国外工作的知识型人才就已经高达50万人,并且以每年10万人的速度递增，如果增长速度一直保持不变，那目前该人数应已超过150万。其中，亚太地区的人才外流最为严重，印度每年外流的高科技人才达6万余名,土耳其平均每年外流370余名专家,菲律宾培养的专门人才有12.3%移居国外。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采取高薪聘请或提高科研经费等手段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知识型人才也流向了这些国家，如英国每年就流失超过1 000人的高级人才，其中90%去了美国。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在2013年，有约3百万人的国际留学生进入经合组织成员国（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为主），其中23%来自中国；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内，8%的大学注册生来自国际留学生，在研究生里这一比例上升到13%，在博士生里上升至22%[14]。
从各个国家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刘长全等[15]认为大概有5种产业集群发展的类型：（1）形成时间长，发展成熟，生产活动组织方式相对稳定的产业集群；（2）形成时间较短，但发展也很成熟，生产活动相对稳定的产业集群；（3）历史较短，发展相对成熟，生产活动组织在内部动态变化中保持相对稳定、在小动荡中完善的产业集群，如美国硅谷高技术产业集群等；（4）历史短，发展不成熟，集群内部企业组织行为方式仍处于调整、完善之中，集群内部文化、制度有待创造和推行实施的产业集群发展阶段；（5）刚刚开始形成，但已初步具有产业集群形态的产业集群，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都处于这个阶段。目前，我国的知识型人才也倾向于流向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城市或其他产业集群发展迅速的区域，中西部等大多城市聚集的知识型人才相对较少且在不断流动中。
我国的知识型人才数量庞大，根据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在2012年，仅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就达到4 617 120人，具体学历以及地域分布如表1所示。从这部分知识型人才的流动可以看出，我国的知识型人才倾向于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西部、东北部地区聚集的知识型人才偏少。在东部各省市中，又依次以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北京、上海等聚集的知识型人才最多。与此同时，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1）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乏力，现有各产业集群大多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和浙江东南部地区。近年来，因为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湾地区也涌现了一批产业集群。但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较弱，产业集群的经济影响力较小。除了大范围的地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外，产业集群在各省份内的城镇之间发展也不平衡，除少数高科技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外，大多数产业集群位于较边缘的城乡之间。吴利学等[16]研究发现，目前全国授牌的纺织产业特色城（镇）中绝大多数都是以镇为单位，例如在珠江三角的404个建制镇中，具有产业集群特征的专业镇占了1/4；这与大多产业集群是制造业产业集群也有关，这些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小企业，土地成本比城市中心低廉许多，能吸引来大量外来资本。（2）产业发展不平衡。我国的产业集群以传统产业和附加值低的产业集群为主，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较少。目前，除了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外，很少有其他具有大影响力以及经济带动力的高附加值的产业集群。在浙江、广东、福建等产业集群分布相对密集的省份，也多是以传统的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其中又以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为主。这部分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劳动力众多且价格低廉，发展迅速，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丧失，这部分产业集群的优势也在褪去，若不加快改革创新，吸引优秀知识型人才进入，行业自主研发利润丰厚的产品，形成自主品牌，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可能会逐渐向外迁移。
  表1  2013—201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才的地域与学历分布                      
	时间/年
	地区
	总数/人
	博士毕业/人
	硕士毕业/人
	本科毕业/人

	2014
	东部地区
	3 325 002
	191 728
	399 040
	890 321

	
	中部地区
	963 994
	45 427
	116 492
	243 414

	
	西部地区
	734 327
	50 473
	124 502
	212 078

	
	东北地区
	328 149
	29 681
	59 304
	82 984

	2013
	东部地区
	3 124 633
	173 907
	373 771
	854 071

	
	中部地区
	896 790
	42 557
	115 397
	239 102

	
	西部地区
	678 101
	44 366
	115 316
	209 913

	
	东北地区
	318 649
	26 650
	56 766
	85 085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5》《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4》
从表1来看，知识型人才流动与经济发展和收入待遇在很大程度上挂钩，而产业集群的发展能大规模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地区收入等，成为知识型人才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知识型人才的视角来看，产业集群发展成熟，意味着该集群的地区行业发展前景好，升值空间大，人才能在该地区不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达到人才与集群共同发展，两者都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果；而在产业集群尚未发展的地区，知识型人才需要投入更多来获得与集群发展成熟地区所能获得的收入和成就，为了收益最大化，人才自然会前往其他发展成熟的地区。以我国为例，我国的产业集群大多分布在东部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这些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也吸引了大批知识型人才涌入，形成人才集聚的现象；而在中部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尚且处于萌芽阶段，其经济发展前景尚未被人才看到，也就未能有力地吸收人才。从产业集群发展的角度来看，为了能迅速成长，集群会选择在那些有一定经济基础、国家政策支持、各方面成本较低又能获取较高收益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因前期基础优异，发展前景良好，人才也会集聚，产业集群发展起来会降低许多基础设施所需成本，且能利用已有的人才网络高效地吸收高水平的知识型人才。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型人才的投入，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入是保持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产业集群的改革升级需要人才的不断创新，而高新技术型产业集群更是需要大量知识型人才的付出。知识型人才的内部流动促使知识在集群内传播，加快产业集群内知识的更新换代；人才的流出则会使产业集群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
3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互动关系机理
3.1  知识型人才流动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知识型人才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下文将分别从知识型人才流入、流出及其在产业集群内部流动来分析其对产业集群发展的作用，二者的互动机理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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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互动关系机理

3.1.1  知识型人才流入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按产业性质，产业集群可分为传统型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型产业集群。高新技术型产业集群发展的支撑是高新技术人才和高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知识型人才的更新注入对其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的知识型经济社会，传统的产业集群面临着改革的压力，具有创新精神的知识型人才对其加快改革的步伐以及产业升级来说不可或缺。大量的知识型人才涌入能使产业集群迅速形成，在不断更新换代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在知识型人才流入的过程中，其保持着一种对新组织、新环境的新鲜感，在工作中自然投入更多的精力，在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以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高科技产业集群为例，在硅谷，有斯坦福大学、西北理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这些大学都是世界公认的顶尖大学，它们大多与硅谷的公司保持着科研合作，在实践中运用技术知识，又在学习中产生新的生产运作思路，这些高校为硅谷提供了一流的技术人才和知识型管理人才，为其注入了新鲜的知识和科研技术，使硅谷始终保持活力以及不断发展的动力。除了这种知识型人才流入，本文认为由于集群内部企业给员工进行培训，或者员工自身进行在职学习而导致的员工人力资本增加，也算是一种知识型员工流入的特殊方式，并且由于员工已经在企业内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样的知识型人才流入直接省略了新进入人才与企业之间的磨合期，降低了企业的间接成本，能更快速地给企业带去收益，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3.1.2  知识型人才流出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人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在产业集群内部，知识型人才更是产业生产运营的刚需。少数知识型人才的外流，集群内部会缺乏人才资本来维持基本的运作，造成管理知识经验或科技技能的外流，削弱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丧失产业集群发展的主动权；大量的知识型人才外流，会直接降低集群的区域经济实力，对产业集群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打击。由于知识型人才倾向于流向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本身良好的地域聚集的知识型人才越来越多，发展较慢的地区聚集的人才又流出，则知识型人才流出的地域人才总量减少，产业集群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恶化，原有产业集群的经济影响力弱化，制约着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继续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这种人才流失、分布不均匀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产业集群的长期发展以及知识型人才的优化配置。而在经济发展良好的产业集群间的知识型人才流出，会促进集群之间知识技术的交流沟通以及扩散传播，加强集群甚至地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强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优势，加快产业集群的健康良好发展。
3.1.3  产业集群内部知识型人才流动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除去知识型人才从外部流入和从内部流出，知识型人才还会在产业集群内部流动。在产业集群内部，由于信息透明化，对知识型人才来说信息更易获取，交易成本、转换成本以及搜寻成本大幅度降低，知识型人才很容易凭自己的专业知识或技术(这些知识具有隐蔽性，除拥有者本人外，他人很难熟练掌握)在不同企业中流动。这种类型的流动，能增加知识型人才的人力资本，并让其独有的知识在集群内转移和流动，在整个产业集群内部形成互相学习、模仿的氛围，扬长避短，让集群的发展更加专业化。有数据表明，美国硅谷的信息产业集群企业间表现出良好的员工流动机制，已内化成为该区域的一种工作方式：该集群内的知识型人才在区域内的企业间频繁流动，年平均员工流动率高达20%，每5个人中就有1人在跳槽，且个人的平均工作年限仅为2年[17]。知识型人才在集群内部流动还会优化企业内的资源配置，增加企业的紧张感以及企业内部员工的流动；此外，这种知识型人才的流动还会加剧产业集群的内部竞争，迫使企业加快研发新产品的速度，在他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形成企业独有的品牌特色，不至于在集群发展中被同行淘汰，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3.2  产业集群发展对知识型人才流动的影响
经济是影响知识型人才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知识型人才的吸引力越大。产业集群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经济体系，其对知识型人才的吸引力比普通的单独企业更大。产业集群内完善的基础设施能为知识型人才的生活娱乐及其子女教育问题解决后顾之忧；宽松的政策环境为也成为集群内企业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产业集群内特有的文化环境(既竞争激烈又相互合作、共同进步)也有力地吸引力了大批知识型人才为之奋斗；最重要的是，发展成熟的产业集内往往经济发达，工资福利待遇比普通地区更加丰厚，出于趋利心态，许多知识型人才也会前往。此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集群对知识型人才流动的影响也不一样。
 (
知识型人才流动数量/人
)本文将运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来研究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知识型人才流动的影响。学者们对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本文将其归纳为4个阶段，分别是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知识型人才流动如图3所示。
(1) 产业集群萌芽阶段。在此阶段，有一小批企业找到发展的方向，集聚在一个地域，但由于产业集群处于刚起步阶段，集聚的企业数量较少、质量较差，产业链不完善，集群内部的基础设施不完备，且此集群的经济影响力很弱，工资福利待遇不高，对知识型人才的流动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2） 产业集群形成阶段。在集群运作过程中，更多的企业看到集群的发展前景，大批企业进入产业集群，与产业配套的相关经济组织也陆续进入，伴随着企业流入的还有大量的企业管理人才以及技术人才。此时，集群内企业逐渐发展，知识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开始显现，集群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扩大，集群内部文化制度等开始形成，政府开始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集群的发展，给予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大批知识型人才会被吸引，流入集群内，人才集聚形成集群内的人才市场；与此同时，一批知识型人才因为各种原因离开集群，但流入的知识型人才数量远大于流出量。在此阶段，知识型人才在集群内部的流动开始频繁。
（3） 产业集群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再有大批企业进入集群内部，集群内基础设施完善，文化制度发展成熟，专业的知识型人才市场已经形成。横向上，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联系更加密切、沟通合作更加频繁；纵向上，上中游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更加明确，与产业配套的企业逐渐发展为配套的产业群，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体系，使得纵向上的产业联系更加密切[18]。在此阶段初期，还会有部分知识型人才流入集群内，但随着集群内竞争越来越激烈，产业的上升空间缩小，产业集群的发展在进入巅峰后减缓，流入的知识型人才逐渐减少；同时，在产业集群内部，知识型人才自由流动。
（4） 产业集群衰退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产品的生命周期走向尽头，产业集群的发展也进入衰退阶段，具体表现为除了集群内的龙头企业以及一小批中小企业，大批企业陆续退出，知识型人才也随着企业的流出而流出，集群内的企业或选择升级换代，或坚持原有的生产运营方式直至没有需求。此时，若选择创新，产业集群将重新进入一轮新的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知识型人才的流动也随着集群的发展而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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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图4]


图3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知识型人才流动状况

3.3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互动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
3.3.1  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互动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企业发展迅速，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比较容易，只需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数量，深入开发地区特色产业；经济水平高，地区人民生活便利，相对的人才的各方面素质也较好，当地人才拥有更高的工资待遇；同时产业集群成长阶段对人才的需求很大，企业尊重知识行员工的付出。在这种地区工作，人才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外，还能获得更高的成就需求以及尊重需求，对知识型人才的吸引力很大，知识型人才愿意流入；在产业集群内，知识型人才的内部流动也更便利、成本较小。反之，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企业数量就较少，吸收的人才也较少，如果不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知识型人才与产业集群的发展更不顺畅，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
3.3.2  政策法规
国家或地方政府是否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支持产业集群的发展、引导知识型人才合理流动，也是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互动的重要因素。优惠的税收政策、财政支持政策、人才吸引政策及地方性的政策倾斜，能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为外来资本的投入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外来资本和知识型人才的进入，为产业集群注入新鲜血液，使原有人才保持不断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以及管理运营的改善。在我国，深圳的崛起是因政策支持而发展的典型案例。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策的受惠点，深圳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人才集聚的多种产业集群的中心，可见政策的支持对一个地区产业集群以及人才流动的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国家或地方政府不会打压产业集群的发展或直接拒绝知识型人才的流动，但由于其他原因，可能不会支持，只是让其正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集群没有了政策的支持，只能靠企业自身的发展吸引人才，若产业发展前景良好，大量知识型人才会陆续流入；若产业发展一般，则较难吸收到人才。
3.3.3  高校及科研机构
高校和科研机构培育着大量人才、开展着大量的科研项目，其对人才流动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互动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大量投入，如果在集群内或周围有大量高校或科研机构，意味着有利于企业从中吸收大量优秀人才，并与这些组织合作进行研发，知识型人才通过在企业开展实践，把理论上的东西运用到实际生产，这不仅解决大量人才的就业问题，企业还能获取创新的源泉，利用源源不断的人才不断开发，获得新的利润点，促进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美国的硅谷、我国的中关村科技园就是在周围高校的人才流入之下得以快速成长。反之，如果周边缺乏高校或科研机构，产业集群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竞争力会较小，传统的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会因为较高人才流入成本而难以吸收到知识型人才，高科技产业集群也会缺乏持续的发展动力。
4  当前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互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缺乏共同发展的合作观念
产业集群与知识型人才两者并未形成正确的合作观念。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很多因素相关，如大经济环境的状况、政策的支持与否、产业的发展前途等，在这么多的影响因素中，只有少数极为成熟的产业集群能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念，大部分的集群发展并未能准确认识到知识型人才流动将对其产生的影响。知识型人才作为特殊性人力资源，其流动行为关系到我国创新型战略目标的实现[19]，但许多产业集群对知识型人才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知识型人才资源随处可见；同时也忽略了人才流动的影响，没有意识到知识型人才的流动给集群带来的直接损失以及企业需要重新招募人才带来的间接成本。此外，很多产业集群错误地配置使用知识型人才，明明可以用普通员工做好的事项，却让知识型人才去完成，如一些企业为了显示自身水平，盲目聘请知识型人才，让博士去完成研究生就能胜任的事情，研究生做本科毕业生可胜任的事，极大地浪费了人力资本。知识型人才有时也过低地评估了产业集群给自身带来的效益，因此作出频繁流动的决策，认为可以在其他集群或企业内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忽略了自身应有的充分的人力资本积累，这对人才本身也造成了时间荒废。
4.2  区域发展不平衡
无论是从全球范围还是单独从我国来看，产业集群的发展大多出现在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在经济环境较差的区域，产业集群的数量较少。而知识型人才的流动往往是从回报率低的地方流向回报率高的地方，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从我国的角度来看，知识型人才部分流出国内，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寻找工作机遇；留在国内的知识型人才，大部分流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浙江以及其他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地区，少量由于各种原因留在中西部地区。更明显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有许多直接落地在东部各省市，在中西部地区，除个别有大力度政策支持或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总体上产业集群并没有迅速成长起来[20]。知识型人才的流动与产业集群的发展并没有在不同区域内均衡发展，同一区域内产业集群与人才流动也不平衡。以福建省为例，其产业集群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如厦门、晋江、泉州等地，而在省内靠内陆的地区人才较少聚集，产业集群的发展也没那么明显。
4.3  创新能力不足
知识型人才频繁流动，在产业集群内与集群企业的总磨合期变长，自主创新开发的时限变短，导致大多数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不足。除少量高科技产业集群有基本稳定的知识型人才流入，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外，大部分产业集群依靠在集群间流动的人才，不能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创新智力资源。虽然部分产业集群内部建立了自主研发平台，但产学研机制不完善，实践与理论发展不配套，在研究中心与企业间的知识型人才缺乏紧密联系，并未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未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导致集群内部分特有知识以及知识产权随着知识型人才的流动而被带走，商业机密泄露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知识随着人才的流动在集群之间迅速传播，但与此同时，知识同质化现象显现，集群与集群间、企业与企业间的“抄袭”现象严重，企业忽略自身技术的提高或科技工艺的创新，而专注于争夺其他企业的知识型人才，窃取其专业知识，忽视技术的革新、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还是传统的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产业集群以及知识型人才之间很容易陷入这种看似在进步，实则在原地打转的陷阱，妨碍自身的发展。虽然早意识到改革创新的作用，但许多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由于缺乏创新力，只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苦苦挣扎。以鞋服制造业中的“李宁品牌”为例，由于大规模扩张而缺乏创新，企业难以降低成本，营业收入从2010年的94.78亿元下降到2013年的58.24亿，2015年收入为70.89亿，4年来首次盈利。其他的鞋服制造业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产业集群面临着发展危机。
4.4  产业集群内部的知识型人才市场未完善
产业集群不仅是国家经济与就业增长的驱动力，同时也是新技术、人才与研发投资的集聚中心，是新技术的磁场、知识型人才的集聚中心和研发投资的中心[21]。产业集群内由于有较大的人才需求以及知识型人才流动的需要，会逐渐形成知识型人才市场，但这种人才网络有待完善。目前，产业集群内主体产业的上下游大多有相应的主要企业在运作，但一些辅助性的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些主要企业与辅助机构没有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极不对称，虽然目前互联网非常便利，但有些信息是滞后的，且一些关于企业软环境方面的信息无法准确地通过互联网传播，而知识型人才集聚的集群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这种情况。此外，集群内缺乏权威专业的机构来辅助人才市场的运行，也未出台相关的人才流动管理机制来引导人才市场的建立完善，目前的知识型人才市场以自发形成为主，人才服务组织建立为辅。
5  优化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互动关系政策建议
5.1  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合作共赢观念
合作意识是一种不能因强制灌输而建立，需要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的理念，需要政府、企业与知识型人才的共同努力。对政府而言，联合报刊、书籍、电影、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介，制作有关合作共赢的宣传手册、视频、杂志、公益广告等，让合作共赢的观念渗透到产业集群与知识型人才生活发展的方方面面；联系各大高校，开发相关课程，举办有关活动，为即将投入工作的知识型人才以及在高校进修的企业管理人才加强形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的意识，让两者分别意识到对方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对集群内的企业而言，转变观念，树立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理念，加强对知识型人才的重视，优化知识型人才的配置，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生产运营过程中，逐步创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企业文化，加强知识型人才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对知识型人才而言，正确认识自身的优缺点，了解其对集群企业贡献的大小，明确流动将给自身带来的可能收益以及产生的成本，找准合适的平台，在企业内认真工作，实现集群企业与自身的共同发展等。
5.2  全面统筹规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的发展互动逐渐形成了东部沿海记忆中西部地区为分界的分级特征，因此，为了长远的发展，需要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一是适当控制东部产业集群与知识型人才的数量，提高其质量水平，明确省（区、市）定位，确立本地区产业集群的核心行业，吸收相关行业高水平的知识型人才，集中其他资源发展核心产业，形成产业集群的特色品牌；先试先行，定点试行特定行业的产业集群发展，对已在实施过程中的产业集群，持续跟进其发展状况，记录发展过程中的有利措施及不当做法，为后来的发展提供参考。二是在中西部地区挖掘可利用资源，包括人才资源与自然资源等，提供优惠政策，在当地企业的基础上吸引外来资本与知识型人才，促进新的产业集群形成或原有产业集群的壮大；发挥中西部对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作用，利用中西部的知识型人才加以创新，打造全新的产业集群。三是在东部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知识型人才集聚的情况下，适当取消之前对东部地区的政策倾斜举措，对不必要的优惠政策果断收回；反之，在中西部那些需要国家扶持的地区，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以及中短期的优惠政策，帮助完善城镇基础设施，辅助建立起产业集群，吸引已流出的知识型人才回归中西部并引入其他人才。
5.3  推动机制改革，加强自主创新
政府在促进知识型人才与产业集群发展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保护机制，简化知识产权申请以及审批程序，加强产权保护机制执行力度，严惩侵犯知识产权和泄露商业秘密行为，让知识型人才与集群企业安心地开展创新研发。二是加强对创新行为的财政补贴，一方面地方政府应从原则上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号召科研人员开发新技术新产品，通过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发展或增加研究补贴或者给予适当补贴，提高企业创新的科研热情；另一方面加大对创新产品的奖励力度，尊重知识型人才和企业的付出，引导其发展成创新型人才与创新型集群，加快成果转化进程，让技术在生产运作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产业集群内，企业也应加强与集群周边高校的合作，通过高校内科研人员的创新开发与企业内知识型人才的实践相结合，提高科研创新成果的转化率，加快创新的实践，促进产学研深入一体化。此外，知识型人才应加强自护学习，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5.4  加强引导，完善人才网络
完善人才网络，促进产业集群内知识型人才的合理流动，需要加强对人才市场的引导。一是建立健全相关人才市场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制度体系，引导人才市场朝着产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吸引相关人才组合在产业集群内发展，加快人才市场的市场化，为构建完整的人才网络，在集群内打造健全的制度软环境及其必备的基础设施。二是加强产业集群的内部联系，打造一个信息畅通的内部环境，使不同企业内知识型人才的储备、可获取途径以及人才质量在信息传播交流中相对透明，人才网络也就在点与点的连接中逐步建立并更新完善。三是适当管理以高科技为支撑的各类人才机构，通过其服务的规范化、精准化，为集群内各用人单位以及知识型人才获取所需提供便利，与知识型人才流动和产业集群的发展相辅相成，引导其构建一个完善的人才网络。
6  研究小结	
产业集群是维持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产业集群构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知识型人才是一种关键的特殊性资源，产业集群发展与知识型人才流动联系紧密，其中任何一个的变化都会对另一个要素产生重要的影响，知识型人才的流动对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影响着知识型人才的合理流动。因此，应正确认识我国知识型人才流动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勇于面对承认两者之间出现的问题，采取恰当的措施促进知识型人才合理流动以及产业集群的发展，优化配置产业集群内的知识型人才，充分利用知识型人才的人力资本，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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